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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扉页植物名录

Terminology Comparison Table

以下是菲奇先生精简分类的喜马拉雅植物，主要选自凯斯卡特先生的手绘。

1．柔毛绿绒蒿 Cathcartia villosa


2．两朵滇藏木兰 Magnolia campbellii


3．竹子的茎 Bamboo

4．藏南金钱豹 Codonopsis inflata


5．结果的紫金龙 Dactylicapnos thalictrifolia


6．带黄色花序的尼泊尔绿绒蒿 Meconopsis nepalensis


7．天南星 Arisaema

8．结红色果实的空心泡 Rubus rosaefolius


9．结红色果实的齿萼悬钩子 Rubus calycinus


10．白色长药杜鹃 Rhododendron dalhousiae


11．多裂杜鹃 Rhododendron hodgsoni


12．猩红杜鹃 Rhododendron fulgens


13．钟花杜鹃 Rhododendron aeruginosum


14．树萝卜Vaccinium salignum


15．名称不详，带叶子开浅紫色花朵，虾脊兰属 Calanthe

16．毛唇贝母兰 Caelogyne cristata


17．开花的密茎贝母兰 Caelogyne ocellata


18．毛唇独蒜兰的两朵紫色花 Coelogyne hookeriana


19．芦苇杆 Calamus

20．猪油果 Hodgsonia heteroclita


21．单叶绿绒蒿 Meconopsis simplicifolia


22．开大白花的不丹杜鹃 Rhododendron aucklandii


23．半圆叶杜鹃 Rhododendron thomsoni


24．猩红色半圆叶杜鹃 Rhododendron thomsoni


25．黄覆盆莓 Rubus flavus


26．开花结果的紫金龙 Dactylicapnos thalictrifolia


27．芒毛苣苔 Aeschynanthes peelii


28．白鹤虾脊兰 Calanthe veratrifolia


29．疣鞘独蒜兰 Coelogyne praec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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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一

Foreword Ⅰ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

我博物，我存在


近
 代思想大家笛卡儿曾说：“我思，故我在。”

喜爱大自然、热衷户外活动的人可能会说：“我博物，故我在。”通过博物活动，我们知道自己真实存在，由博物我们得以“好在”。

我们并非存在于真空中、不能完全生活于人工环境中。“生物圈2号”的失败也间接证明，我们离不开大地盖娅（Gaia）。地球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是人类的唯一家园。鼓动移民太空的，要么不懂博物学，要么别有用心。

博物学着眼于“生活世界”，是普通人可以直接参与的一大类实践活动。博物学有认知的维度，更包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后者是基础、是目的所在。“博物人生”不需要不断加速，速度快了会导致多方面的不适应。这就决定了博物学不同于当下的主流科学技术。主流科技充当了现代性列车的火车头，而博物学不具有此功能，也不想具有此功能。不断进步、革新不是博物学的运作方式，博物学史研究对“革命”也没那么多渴望。缓慢、平衡、持久才是博物学最在意的方面。

与主流科技宜保持适当距离

最近，博物学在中国稍有复苏的迹象，出版物多起来，争议也随之而起。许多人习惯于将博物学与科学或科普联系在一起，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我看来，最好不这样看问题。博物学与科学在漫长的过去，有许多交集但也有明显的不同，谁也没法成为对方的真子集。一些人是标准的博物学家，却无法算作科学家，反之亦然。科学、科普的目的，与博物的目的，可以非常不同（也有一致的方面）。相对而言，博物可以更随便一点、更轻松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博物学等价于不专业，许多博物学的工作做得相当专业，不亚于科学家所做工作。谁是博物学家？中文中称某某家，好像是件挺大的事儿，一般人不能称“家”。而英文中naturalist（博物学家）限制相对小一些，普通人士也可以称naturalist。如果不想把博物学人为搞得过分学究气，许多喜欢博物的人都可以称为博物学家、博物家，只是不要太把“家”当回事。

20世纪末，在多数人不看好博物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它的潜在价值、想复兴它，当然不只是盯着博物活动中的瞧一瞧、玩一玩，虽然简单的瞧和玩也极为重要。我们在哲学层面和文明演化的层面，选中了博物学！“我博物，我存在。”不是简单的句型练习，而是具有实质内容，我们真的相信如此。通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博物活动既能满足人们的许多需要，特别是智力需求、审美需求，也是可持续的。而当今占主流的科技活动却是不可持续的，将把人类带向不归路。这种确信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博物学历史悠久，除了近代的个别疯狂举动之外，整体上在大部分时间内，它都是人类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种环境友好的、破坏力有限的学术和技艺。

必须面对质疑

我在一个科学编史学会议上讲“博物学编史纲领”时，同行、朋友柯遵科先生提出三点疑问：1．西方近代博物学与帝国扩张密切结合，做过许多坏事。2．博物学曾与自然神学相连，而自然神学令人讨厌。3．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或者误传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而进化论是博物学的最高成就。

这三点质疑说到了点子上，我当然早就充分考虑过，所以马上就能回应。第一，博物学与科学一样，都干过坏事，对此不能否定。不宜“好的归科学”，也不宜“好的归博物”。资本主义扩张，中国是受害者，我们清楚得很。现在中国钱多了、搞经济建设，也不宜把周边的环境、资源搞得太差。现在，帝国扩张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对话合作、和平发展是主旋律；对异域动植物及其他好东西的疯狂掠夺虽然现在还时有发生，但已经比以前好多了。历史上，特别是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博物学干了许多坏事，但现在的博物学活动受法律和伦理约束很大，即使是标本也不能随便采集，而且许多自然保育运动起源于博物学家的努力。当今有世界影响的大部分环境保护组织都与博物学（家）有重要关联，如英国的皇家鸟类协会、美国的奥杜邦协会、山岳俱乐部。这些组织开展的范围广泛的博物学活动，吸引了大批的民众，推进了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柯遵科的提醒当然非常重要，博物学工作者一定要牢记。现在，有一些博物活动依然在破坏大自然、糟蹋生命，这是需要努力克服的，要尽量减少伤害。

博物学中有一类可称之为怀特（Gilbert White）博物学或阿卡迪亚（Arcadia）博物学，非常不同于帝国博物学。前者每个普通人都可修炼，也是应当提倡的。后者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现在应当尽量避免。阿卡迪亚博物学的代表人物包括怀特、歌德、缪尔、梭罗、利奥波德、卡森等。而帝国博物学的代表人物是林奈、洪堡、班克斯、达尔文、E.H.威尔逊等。自然，后者也做过一些好事，不可一概而论。

第二，以今日的观念看自然神学，当然觉得可笑、无聊。但是，历史上在自然神学的大旗下博物学得以迅速发展，这与近代自然科学在基督教的庇护下得以做大做强，是一个道理。不能只承认后者而不承认前者。当然有人两者都不承认。自然神学为当时的博物学探究提供了价值关怀，这一点是可以“抽象继承”的。当今科学技术为何令人担忧、为何不值得知识界依赖？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去价值化，智力与价值、伦理脱节。不是去掉了所有价值，科学技术也是价值负载的，这里是专指，指科技失去了终极的价值关怀。一些研究人员，不愿辜负了自己那点可怜的智力（注意不是智慧），给钱就做，争先恐后地与魔鬼打交道。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物学适当强调人在大自然面前谦卑一点，有那么一点宗教情怀，可能不算坏事。敬畏、谦卑、感恩，恰好是当代人缺少的东西。过去的老账不能忘，也要考虑进行“创造性转换”，可否把当年的自然神学改造一下为复兴博物学所用？中国的博物学并不涉及西方的自然神学，但类似的价值观照是有的，比如“天人合一”。这样的价值关怀是超越的，属于信仰层面，不可能在知性的层面严格论证。今日的博物学家，可以是也应当是有信仰的人，不能是给钱就做的人。

第三，达尔文的理论的确属于博物学成果，他和他的爷爷都是优秀的博物学家。达尔文的理论不宜称为“进化论”而宜称为“演化论”。这一理论的确属于博物层面的成果，是博物传统的成果。达尔文时代人们不可能知道演化的具体机制，那时没有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没有基因概念，没有发现遗传密码，不知道碱基对。但达尔文竟然猜出了生命演化的基本图景，这相当了不起。

误解达尔文理论的危害远大于误解量子力学的危害。达尔文的理论虽然没有使用一堆数学符号和公式，文字表述也不复杂，但是非常容易被误解。主要原因是，读者阅读一种东西，不是空着脑壳而是带着时代的缺省配置（default configuration）而来的，人们以时代的主流观念加上自己的“洞穴”配置来解读达尔文平凡的文字，得到了想象中的世界图景。我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讲到达尔文理论的“三非”特征：非正统、非人类中心论、非进步演化。从19世纪中叶起，这三个特征都迅速被作了相反的确认。达氏的理论一经出炉就在舆论上快速取代了当时的主流观念，成了正统（民众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基本上理解不了达尔文的观念，其支持者也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据科学史专家鲍勒（Peter J．Bowler）的研究，在19世纪几乎找不到几个人能够完整理解并认同达尔文的思想，虽然表面上大家都非常拥护达尔文。这类人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赫胥黎（Thomas H．Huxley）。达尔文的名著发表70多年后，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真正理解并认同达尔文的“危险观念”。非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超前几乎一个世纪，在当时及之后百年中几乎被作了相反的理解，比如相当多的人以为达尔文的理论教导我们：人是进化的最高级阶段，世界向我们这个方向进化而来，人是进化的目的所在。这多少令人痛心，但也没办法，注定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可能还需要100年、200年或更久），读者才有可能理解达尔文的平凡观点。在达尔文看来，演化并不意味着进步，严格讲演化是没有方向的，演化是一种局部适应过程。

达尔文理论的误传导致许多恶果，能否算在达尔文身上或者一般的博物学家的身上？宽泛点说，达尔文也有份，谁让他提出了人家不容易理解的理论啦！当然，这有些强词夺理。重要的是，我们要延续达尔文的事业，把博物学进行下去，让更多的人理解真正的演化论思想。以演化思想武装起来的公众通过广泛的博物活动，能够更加亲近大自然，更多地认同合作共生的理念，从而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

达尔文案例也充分表明，博物学成就并非都是“小儿科”。不下一番工夫，不改造自己的陈旧信念，博物学“肤浅”的理论也容易理解错。演化论是贯穿生命科学的一根红线，也是一切博物活动的思想基础，是否承认这一点是区分真假博物的试金石。我们想复兴的博物学与达尔文演化论是一致的。也不能把达尔文说的每一句话当做教条，实际上人们已经发现有些方面他讲得不对，但大的框架是不能动摇的。

建构未来的博物学

关于博物学的过去和现在，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研究，但是相比而言，建构未来的博物学更为重要。我反对本质主义地理解博物学，要强调的就是不要固化博物学的特征，而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博物学概念。这样做也符合博物学发展的历史，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博物学的特征相差很大。

如果说过去博物学中有些东西还不错，就应当继续；有些东西问题很大，就要考虑剔除。中外博物学有共性也有差异，需要多做研究，取长补短。

北京大学出版社非常重视“博物板块”的出版，这套博物经典著作的推出体现了领导、编辑对博物学所扮演独特社会角色的认定，而具体篇目的选取则体现了主编对“好的博物学”的理解。毕竟博物学包含的东西非常多，并非任何博物的图书都值得推荐。我相信，此丛书的出版，既能帮助人们回忆博物学的过去，有也有利于展望博物学的美好未来。

未来博物学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只能走着瞧。但是我们今日的努力，会影响未来博物学的模样。想象这一点并不难，却仍然需要判断力和勇气。

今日的博物学将引向何处，有多种可能性。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可能很好也可能不够好。依照汉语拼音BOWU，可以考虑如下四个方面：

B（Beauty）：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博物活动非常在乎自然美。美学家甚至提出一种“蛊惑”性的说法：“自然全美”。

O（Observation）：博物学特别在乎从宏观层面观察、描述、分类、绘制大自然。

W（Wonder）：博物学有意培养“新感性”。修炼者宜怀着“赤子之心”，在博物活动中不断获得惊奇感。

U（Understanding）：博物活动的目标是过平凡的日子，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不断探究演化的奥秘，树立共生理念。

上述博物（BOWU），可算作一种游戏，显然是一种不严格的建构，难免拼凑、挂一漏万，但它富有启发性。我也鼓励所有博物爱好者自己也尝试构造心目中的博物学。多样性是博物学的显著特点。大自然是复杂多样的，我们关于大自然的观念、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容忍、欣赏、赞美多样性是修炼博物学需要学习的一项内容。

2015.11.16

于北京昌平虎峪



总序二

Foreword Ⅱ

薛晓源（中央编译局　研究员）

博物学与生态启蒙


最
 近，坊间出版了一系列博物学书籍，学界的论文发表量也在蓬勃发展，虽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博物学的春天”，但是温煦的和风已在不经意间扑面而至了。研究生态文明的同仁，认为博物学的复兴拓展了生态文明的新领域和新视野，丰富和拓深了生态文明的研究层次。在面对博物学勃起的冲动与兴奋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博物学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魅力能激起生态文明研究的深层浪花与层层涟漪？

一、博物学何为？

博物学是什么？这就涉及了博物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呈现的方式。我认为，博物学涉及了三个世界：客观知识世界、默会知识世界和生活世界。

根据学界的丰富研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对博物学的研究领域进行概括：

1．博物学是研究客观世界物的存在方式，从天体星球到鸟兽虫鱼，从崇山峻岭到大河大湖，从广袤的森林到干涸的荒漠，从寒冷的北极到赤日炎炎的非洲，从常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脉到终年葱茏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博物学可以说遍及世界物的存在形态和样式。物种的丰富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光是蝴蝶就有近两万种，形态之差异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看到大概100多位博物画家绘制的蝴蝶图片2万多张，很少有重样的，让人叹为观止！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博物学是关于客观知识的学问。

2．博物学是关于地方性知识的学问。博物学著作绝大多数是关于某一地区某类物种的研究，或者是某个岛屿某个海角的研究，研究种类五花八门，几乎穷尽世间万物的存在样态。有些地区因为物种的丰富性和奇特性，成为博物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地区。南美洲苏里南岛屿，因为17世纪德国女博物学家梅里安名著《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而闻名于世。太平洋岛国新几内亚因盛产美丽的天堂鸟（又称极乐鸟），成为博物学家热切向往的地方，进化论创始人之一华莱士就奔赴其地，并写下《马来地区自然考察记》；英国鸟类学大师约翰·古尔德也为此绘制三卷本《新几内亚的鸟类》，引起欧洲上层社会的轰动。还有喜马拉雅地区，因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物种的奇异性，引起众多博物学家涉险前往。约瑟夫·胡克捷足先登，长期驻留考察，写下并出版了《喜马拉雅日记》《喜马拉雅植物》《喜马拉雅杜鹃花》等震烁古今的博物学名著，从此点燃人们对喜马拉雅的无限热情，关注度至今不衰。上述三个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奇异的物种而呈现“地方性知识”，吸引了全球的眼光和关注，从而展现出全球性的特征，因而它们成为“地方性”和“全球性”最为互动的地区，“地方性”和“全球性”在这里得到最为完美的呈现。

3．博物学是关于默会知识的学问。波兰尼在《个体知识》中提出人类具有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身体知识。这些知识通过人类诸感官眼、耳、鼻、舌、身、意累积沉淀下来，并在一定的情景中运用和呈现出来，因而称之为“默会知识”。默会知识强调人类日常生活的丰富的体验性，关注人在与万物相遇、照面、交往的具体情景和个体的独特经验，关注这些知识积累与运用如何逐渐成为人认知的一种潜能和基质。这种知识的最高境界就是艺术与科学的天才的出现，中国古人说：书道至矣，“虽父子不能相传”。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画家米芾米友仁父子就是例证。个体性知识也不是不可以通约的，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博物志》、法布尔《昆虫记》用拟人、比喻等文学手法描绘自然世界的动物和植物，形象生动，多姿多彩，至今风靡全球，个体丰富的体验潜移默化为人类认知自然世界的集体知识和记忆，这不能不说是博物学在其传播史上一段永远说不尽的传奇。

默会知识或者是个体的知识还隐藏着一层未曾言明的意思，就是提倡和重视人生体验的亲历性和亲证性，讲究人生阅世的亲力亲为。杨万里名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宛如一幅清丽雅致的白描画卷，诚斋先生如果没有丰富而独特的人生感知和体验，是不可能写出这清新隽永的诗句的。每吟咏这首诗，我就自然会联想起童年那无忧无虑的日子：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在荷风送爽中，满世界追逐——五色斑斓的蝴蝶和蜻蜓。其情其景，其风其韵，其色其彩，其快其乐，非言语能够表述，其中妙处难于与君说！

二、我们时代的启蒙：生态启蒙

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中认为18世纪的启蒙主要还仅限于自然的科学化、理性化，表现为方法优先的异化。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启蒙运动向人的生活领域的扩展，启蒙主要表现为人的生活实践的科学化、理性化和技术统治的异化。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必须对20世纪的启蒙乃至启蒙本身进行启蒙与反思：

对技术的信任与滥用，使技术合理化已达到了极限，导致了“生态危机”，若从技术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来看，则这一切同时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亦即我们人类还不够真正成熟的标志。如若我们继续遵循这样的道路，技术的过度发展，那么“在可预见到的未来，这会导致地球生命的毁灭”。

科学本身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所具备的可能性是有界限的。如果世界按现状继续发展，这个世界就会完蛋。”必须建构新的启蒙，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别无出路而只有进行新的启蒙才能把我们人类从这种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摆脱“灭顶之灾”。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说：“在人类已经进入核技术时代、基因技术时代或化学技术时代的今天，所有的风险和危机都不仅仅有一个自然爆发的过程，而且还有一个在极大范围内造成惶恐和震颤从而使早已具体存在的混乱无序之状态日益显现的社会爆发的过程。”针对这种焦头烂额的处境，贝克还是充满信心地提出必须对18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启蒙进行批判，倡导第二次启蒙，即生态启蒙。生态启蒙包含以下内蕴：

1．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风险世界，这个世界迫使我们去认识和理解并继而驾驭风险、危险和灾难，风险文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风险文明开启了一个学习过程：“环境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由此衍生的全球治理浮出海平面，逐渐成为共识。

2．生态启蒙尊重不同地区和区域的生态多样性和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生态文化和传统，提倡在多样性中生活。

3．生态启蒙对奉为圭臬的科学与技术的神话进行批判的反思，把握和厘定科学与技术的使用范围和界限。

生态启蒙希望人们从新的独断论和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它要破碎以下梦幻：

1．破碎“自然界是无限”的梦幻。自然界是有限的，自然界所蕴藏的资源是有限的，土地、森林、植被、水资源、海洋是有限的，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些和人类生存攸关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无论是已探明的资源，还是未曾探明的资源，对于地球近70亿人的持续的索取，自然界是捉襟见肘的。

2．破碎“科学是万能的”的神话。贝克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孕育了科学。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是一位‘错误女神’”。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表明，科学技术和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其积极作用是极大地造福整个人类社会，让人们尽情地享受现代文明的种种优越生活，其负面影响是终究有一天可能会由此而毁灭整个人类社会。

3．破碎“专家是万能”的神话。我们生活在一个问题丛生、身心疲惫的时代，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需要咨询，于是有形形色色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频频亮相，解疑释惑。有些专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模式成为大众的行为指南。面对生态风险、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人们往往在专家的“指导”下限于问题的枝枝节节，不去整体思考和反思这些问题的由来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因而对于问题的解决很难提出总体的、根本的方案。

三、博物学与生态启蒙

我认为博物学与生态启蒙有很好的对接点和融合处，它们的有机结合和互通可以深化和拓展生态文明的实践经验和丰富的内涵：

1．博物学研究非常关注已经灭绝的物种和正在灭绝的物种。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的300年里，地球上已有300多种美丽的动物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据世界《红皮书》统计，20世纪有110个种和亚种的哺乳动物以及139个种和亚种的鸟类已经在地球上消失。目前，世界上已有500多种鸟、400多种兽、200多种两栖爬行动物和20000多种高等植物濒于灭绝。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罗斯柴尔德对于人类灭绝物种的行为痛心疾首，花了毕生精力编撰一部书籍以志追念这些美丽的精灵《绝迹的鸟》，他在前言这样写道：“人类破坏并继续破坏着物种，或为食用或为狩猎娱乐。而人类对其生存家园的破坏也摧毁了它们生存的根本。人们乱砍滥伐，剥夺鸟类的空间，使得其挨饿受病……令人心痛的是，人类的足迹所至，的的确确对物种多样性造成太多伤害。”美国博物学家奥杜邦是个出色的猎手，为了绘制鸟类图片，射杀大量野鸟并制作标本，人们对此多有责难。奥杜邦晚年撰文对曾经射杀鸟类行为深度忏悔，并积极投入保护鸟类行为。古尔德在《澳大利亚哺乳动物》中对袋狼进行详细的描述和细致入微的描画，在袋狼灭绝的今天，不啻为一曲令人惋惜惆怅的挽歌。

2．博物学研究非常关注生物的丰富形态。英国博物学家威尔逊在《中国——世界园林之母》一书中，称中国为世界“园林之母”和“花卉王国”，他多次前往远东地区采集植物，特别是在1899—1911年期间，曾四次来到中国，带走了18000个植物标本，记述了5000多种不同的植物种类，其中1000多种为世人之罕见，为欧美国家引种了上千种园林花卉植物，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国威尔逊”。他非常叹服中国华西地区丰富的植物种类，为世界之罕见，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对世界园林作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伦敦自然博物馆、纽约自然博物馆收藏博物学绘画就有几百万张之巨，这些画作展现地球生物丰富的多样性，它们构成了生态启蒙的知识语境和知识谱系，成为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

3．博物学研究非常关注摆正人与万物的关系，万物不是因人而活着，人没有权利支配和屠杀生灵。人的过分猎杀，动物的生存权利和人的生存权尖锐的矛盾和对立呈现出来了。进化论创始人之一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说：“对于博物学家，当之前只通过描述、绘画或保存不良的标本才知道的东西呈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兴奋只有诗人的笔触才能充分地表达……让人伤感的是，一方面，这些精致优美的生物只能在这些毫不宜人的荒野才能生存和展示它们的魅力……而另一方面，文明人是否应该抵达这些遥远的地方……我们能够确定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人会扰乱自然中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之间的平衡，导致那些人类最能欣赏其中构造和美丽的事物渐渐消失，直至完全灭绝。这样的思考明确地告诉我们所有的生物都不是为了人类创造的。”（引自《伟大的博物学家》，商务印书馆）我们要大声疾呼：所有生物都有存活的权利，所有的生物都不是为了人类创造的，它们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尊严。

北京大学出版社欣闻我在关注收集西方博物学名作和绘画，力邀我进行整理分类，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系统翻译。这套丛书以名著名图为采撷目标，力争图文并茂地展示西方博物学三百年来的辉煌成就，力争使坊间的博物学出版物能实现普及与提高的有效结合——实现科学与艺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融合，使读者诸君能在审美的愉悦中感受自然的魅力，从而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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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胡克（J．D．Hooker，1817—1911）出生于英格兰萨福克郡一个教授家庭，他的父亲威廉·胡克是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作为家里第二个儿子，小胡克七岁起便在格拉斯哥大学聆听父亲的课程，陶醉于植物分布现象与库克船长这样的旅行家的故事。他在格拉斯哥中学就读，后又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专攻医学，拿到学位后受雇于海军医疗部。怀揣着寻访异域的梦想，他参加了海军部的南极探险，同时在船上担任医生。终其一生，胡克走遍天涯海角。其中主要的旅行有南极之行和印度之行，每次回程，他都将回忆写成书，内容结合客观现象，悉心观察，详细记录，促进了植物学作为独立学科在英国的发展，尤其是提高了其在科学领域的地位，代表作品有《南极植物》和《喜马拉雅植物》。另外，胡克与达尔文的友谊也成为当今读者记住他的重要原因，在他死后，官方曾提议将其安葬在达尔文的墓旁边，这也说明了胡克在科学界的地位与影响不可小视。由于他倔强坚持的性格，植物学的学术风气在英国盛行起来，贵族与绅士阶层逐渐接纳了这些志士们。虽然经历千难万险，但每次探讨与归纳的成果都颇有意义。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直接受到了胡克的启发，后者也从不吝啬观点，时常真诚做出评断。历史不会抹去这位孜孜以求者的名字，真实的博物志将永远珍藏胡克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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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菲奇（W．H．Fitch，1817—1892），英国植物插画家，出生于苏格兰的最大城市格拉斯哥。17岁起，菲奇便开始为植物学家胡克作画，由于天资卓越，在这一领域，他很快成为独立画家。1841年，胡克成为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园长，菲奇成为其主力画师，其制版工艺精湛，能够同时接许多任务。许多出版物都是他根据胡克等一些学者的手稿再加工而来的，代表作有《世纪兰花》《喜马拉雅植物》等。直到1888年，他仍活跃在画坛，各界科学家争相聘请他出马，提高著作的美学价值。菲奇的画风格雅致，色彩饱和度极高，脱离了俗艳感，温润性灵，即便是科学的门外汉也能很快被张张画卷的生动静美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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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素描，菲奇水彩绘制，喜马拉雅山脉的湖泊，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泊，海拔17000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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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绘制的锡金和东尼泊尔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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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童孝华（中央编译局　译审）

约瑟夫·胡克的博物学探险


19
 世纪，博物学的发展如火如荼，一代巨匠达尔文用其进化论冲云破雾般震颤了科学界，自然科学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随着欧洲列强大肆殖民，许多探险家顺势踏上全球每寸神秘土地。可以说，以达尔文为代表的博物学家在当时层出不穷，他们各自气质与境遇不同，但都为博物学贡献了自己的智慧。本书的作者约瑟夫·胡克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844年，达尔文对胡克讲述过自己的物竞天择思想，胡克颇为赞同。在达尔文发表系列论文后，他还给出了冷静客观的评论。他们友谊深厚，在《物种起源》出版过程中，达尔文还专门感谢了胡克，赞美其博学与缜密。1860年，牛津大学发生了一场针对达尔文理论的质疑，胡克与托马斯·赫胥黎坚持捍卫，并进行有力回击。

胡克于1885年退休，此时他已成为大英帝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作为伦敦皇家植物园的主管，他雇佣许多人到世界各地从事植物学及其他科学研究，整整一代英国植物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胡克丰富的贡献给他带来了充足的荣誉，牛津与剑桥这样的高等学府都争相为其授予各种学位，皇家学会也相当认可胡克的研究成果，先后给他颁发了各类奖章。

然而，看似佼佼者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多年来胡克亲自深入考察，一生倾注心血在自然收集分类事业，还命名了不少物种，揭示了一些新奇的发现。此种过程耗时耗力，但历史飞逝，时间黯淡了过去的辉煌，今天，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们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现代人记得胡克更多是缘于其与达尔文长期的友谊，而求本溯源的智者们，但凡想要找到今日之科学何以成形，势必要了解百年以前如胡克这样的博物学家是如何探究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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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胡克（左）与好友达尔文（右）、莱伊尔（中）在进行学术探讨。



1817年，胡克出生在英格兰东部的萨福克郡，父亲与祖父都是业余的博物学者，常常研究一些物种，比如苔藓等低等植物。业余人士在当时是令人骄傲的称谓，因为他们纯粹出于热爱来深入研究，而以科学为谋生手段的情况为多数人所不耻，因为大家相信凡是出于利益从事的研究倾向妥协与堕落。

如此的理想主义治学态度激励了像约瑟夫·班克斯一样的学者自费伴随库克船长远航并周游世界，当他回到英国，便成为皇家学会的领袖。之后，班克斯与当时的国王乔治三世成为好友，掌管了皇家实验室、农业部等许多机构，他在英国与国外不遗余力工作，但从未因此索要酬劳。终其一生，班克斯主要凭借自己继承的祖业从事科研，为国奋斗。他的事例非常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因为在当时，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几乎是自发的。

胡克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田产，但比起班克斯还是要逊色些。他的岳父曾建议他卖掉土地投资酿酒厂，但胡克并不喜欢这项事业。不久，胡克进入大学教书，将植物学研究变成职业。通过结识班克斯，他最终在格拉斯哥大学得到植物学教授的教职。在那里，他不但有收入，更是建立了全球植物收藏者及记者的关系网，由此得来各界一手的学科信息。逐渐地，他的名声远扬，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聘请他担任那里的主管。不过，无法否认从工厂主变成教书匠是一种社会地位的降低，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胡克收入微薄，甚至要站在教室门口向前来听课的学生们收取学费。19世纪初，英国是不存在带薪的植物学职位的，胡克除了教书之外，还要靠发表系列文章赚稿费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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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想象力丰富的、关于胡克在喜马拉雅地区探险的肖像画，土著人向绅士胡克敬献各种神奇的杜鹃花。比利时人威廉·泰勒绘制。



[image: ]
达尔文葬礼准入证（右图为其译文）



胡克七岁起便参加父亲的植物学演讲，与年长他两倍的大学生们一起聆听，幼小的胡克对植物的热爱由此萌发了。数年后他发现，英国赞誉的精英人士多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而植物学被看做是一项枯燥又通俗的科目，无非是花花草草，更适宜女人们打发时间。为了迂回前进，胡克选择了医学专业，后通过父亲的影响在一艘远航探险的船上谋到一个医生的位置。他乘此机会，收集标本，时而冒着死亡的危险，只为寻得那些奇花异草。

维多利亚时期的科学家很多通过航海发展事业，达尔文的远航便为其带来声望。胡克在等待出海的时候经人介绍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据其回忆，他将那本书放在枕头底下以便随时抽出翻阅，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被这位巨匠的文字感染，他坚信所有博物学家应该跟随达尔文的脚步。

的确，胡克走访了达尔文提到过的部分国家，虽然方式有所不同。达尔文航行靠其父亲资助，同时有随行侍从。在船上，他没有特定岗位，所以有充足时间收集标本，研究地质。相比之下，胡克出行是以海军职员的身份，负责全体船员的健康，必然更要遵守纪律，因此能花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时间相对短暂。

胡克早期的旅行促使其终生迷恋研究植物地理分布。他目睹了气候和纬度与植物的关系。比如，在某些地区，尽管隔海不关联，两地植被仍然呈现出惊人的相似甚至一致。他开始采集数据，以期最终破译植物的奥秘。同时，他也深感环游世界收纳标本的必要，毕竟只有如此才能理清万象，考证自己的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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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致达尔文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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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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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胡克和他终不离身、形影相伴的工具——显微镜。



结束几近四年海上航行的艰苦岁月，回到英国家乡的胡克希冀找到一份能够继续研究植物分布的工作。他曾想过继续留在海军，一边任职，一边带薪收集物种。在给父亲的信中，他写道：“您知道我并非独立，也没什么可以骄傲。如果此生不能做一位有财富的博物学家，那么我则需要其他方式弥补目前的匮乏。”从其信中不难发现，胡克并不想做一位清贫的科学家，而是力图成为一名富有的业余人士，像达尔文那样单纯靠兴趣追逐理想。然而，胡克并没有那样有钱的父亲资助，所以不得不用接下来的十年寻找“光荣的补偿”。他选择体面的工作，活跃在英国权威科学家们中间，同时赚得足够的薪资。

海军部提供了部分薪水并资助其出版，但这些资金仅够勉强度日，著作完成后便停止。于是他开始寻找更有保障、收入更高的工作，当然还要确保能够继续研究。1845年，胡克应聘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职位，当时有位名叫约翰·巴尔夫的竞争对手，声称愿意教授植物学的实践知识，尤其是药理知识。相比之下，胡克尤其厌烦与医学相关的教学，在给父亲的书信中他曾坦言医学生是“最低等的一类”。如果从事植物学教育，他更致力于纯科学研究，解决抽象的、哲学的问题，例如植物的地域分布，而不去关注实用与功能。为了证明自己的科研实力，胡克拿出自己的珍贵收藏，不过这种志向并未得到当地部门的认可，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精明的巴尔夫。

之后的胡克再没试图就职于高校，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敏感的自尊心和易怒的性格，再有他也意识到当时的英国植物学在高校还不成气候。不久他在地理测绘机构谋得一职，在那里胡克担任植物化石管理员，又发表了几篇重要的植物化石论文。不过这里的研究也是基于政府企图利用地质学来开发矿藏，发展工业的初衷，这同样是违背胡克为科学而科学的治学精神的。他极力说服测绘局建立干燥植物标本馆，以便展示所有英国现存物种和植物化石等，帮助其潜心于植物分布研究。遗憾的是测绘局拒绝了胡克的计划，最终这位科学家再次离去开始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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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喜马拉雅山区的老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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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胡克所著《喜马拉雅日记》一书插图。



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将植物学推向更高层次的研究境界，而早年他便发现，若单纯地研究植物的实际应用，是很难有突破的。当然，这也使他忽略了植物的药用性质。实际上，在旅行中他也用采集到的植物为当地人治病，而不少植物，如茶、鸦片、香料和棉花都是英帝国赖以发达的作物。了解特定植物在特定地区的生长可以帮助一些高价值植物移植到英国殖民地，比如橡胶，由此收获巨大利益。不过胡克一直难以接受过分强调植物的功能性，他之所以帮助当地人治病也只是为了培养友谊，让大家帮助他收集更多物种。不计回报、纯科学研究似乎定义了胡克的一生。

爱丁堡大学和测绘局的失意后，胡克选择远航到印度去。启程前，他与弗兰西斯·享斯洛订婚。弗兰西斯是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享斯洛的女儿，曾是达尔文的老师。1848年1月12日，胡克到达加尔各答便遇到第一个棘手问题，没有制作标本的吸水纸。没有吸水纸任何收藏都是徒劳，在热带湿热环境里这些标本会很快腐烂。不过他顺便进行了一次地质考察，陪同测绘局的人员前往达姆大山谷寻找煤矿。之后，他又辗转到达锡金。中途在巴特那的短暂停留使其目睹了鸦片的生产过程，还有人赠予他一系列标本和相关绘画，这些标本和绘画都最终收入他父亲的经济作物博物馆中。胡克在沿途跋涉中，随处记录从低地平原到高原山脉的气候变化，作为一名优秀的业余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制图师以及植物学家，他无所不通，由其亲自绘制的地图沿用了50多年，被认为具有高度的精准性。同年4月胡克到达锡金，在动物学家布莱恩·哈德逊的居所驻扎。那里就在大吉岭周围，从驻地的小屋远眺，景观似梦。他写道：“凭窗望去，喜马拉雅的雪山风景傲然，千山万水尽失颜色，唯有此地动人心弦。”停留期间一边向锡金国王申请入境，一边撰写了那部《南极植物》。之前在伦敦的六年未能实现的成果，而今无心插柳地完成了。闲暇之时，他还走访大吉岭研究当地植物，发现了许多杜鹃花属的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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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胡克所著《喜马拉雅日记》一书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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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奇绘制的兰科石斛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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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铅笔素描，菲奇石板制作。



英方的政府代表坎贝尔曾多次试图为胡克争取进入锡金，但是屡次被拒绝。最终他们扬言要通过武力敦促锡金接受请求。最终锡金首领不情愿地接受了。1848年10月，胡克带领56名随从及侍卫启程。不久听说胡克在锡金被那里的首领关进监狱，英国国内愤然抗议，向锡金宣战施压，才换得了胡克的释放。不过英国媒体当时隐瞒了胡克刻意违抗锡金国王指令翻越国境线前往西藏的事实。也就是说，这次关押其实是他自我招致的。

尽管经历这次不快，胡克仍然决定留在印度两年。作为一名有天赋的艺术家，他能捕捉许多植物的特性，然后用铅笔或水彩为其作画。在此基础上，如菲奇这样的著名版画师才能制版出品。1851年，回到英国的他已收集了7000种植物。政府提供津贴支持他写下印度之行，同年与弗兰西斯的婚事也完成了。四年后，胡克在邱园得到工作，成为其父亲的助理。

除了《南极植物》的首卷，胡克还完成了《印度植物》一书。虽然在基尤植物园工作时能够接触父亲的标本馆和图书馆，但他仍然渴求更多植物，所以还需要更多无偿的兼职收集者们提供新资源。

1859年成为胡克事业上关键的一年。先是达尔文在该年发表了著作《物种起源》，这本书成为博物学经典。胡克早已熟悉达尔文的思想，在常年交往中，他们经常讨论，胡克为达尔文提供了关键的佐证与博学的观点，促进了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按照常理，这部书的出版理应得到胡克的赞叹与支持，然而他却有些担心。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大量的亚种都有必要将其命名，毕竟它们迟早会长成独立的物种。这样无休止的命名使胡克忧患，所以他强调达尔文思想不会改变植物学实践，尤其是在命名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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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马拉雅山脉漫游考察的胡克和他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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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在伏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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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在繁忙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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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园上午只对教授、老师、学生等专业人士开放，下午才对老百姓开放，因此遭到公众对邱园公平待客的质疑。（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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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清早的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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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园一瞥。



随着名声的增长，胡克与邱园（英国皇家植物园）的权威同步上升。1868年，他任职于英国科学促进会并担任会长。在公开发言中，他对达尔文的理论表示认可。1873年，作为全世界最古老最具威望的科学联合会，皇家学会聘请胡克担任主管，此乃继班克斯之后第一位博物学家担任这个职务。经过多年的努力，胡克“植物学帝王”的地位最终稳固，而植物学被提到一个高等科学的境界。

胡克的首要追求是成为一位绅士，其次是学者。当然，维多利亚时期如何定义绅士十分复杂，在狄更斯的作品《远大前程》中，对绅士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培养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从事科学的人不想失去威望与信任，又同时被冠以绅士的头衔，像约瑟夫·班克斯那样。胡克从未因邱园的工资自视为公务员，而是以此作为一个为国献力者的津贴。在最后的几十年中，他的科研更加专业化，亟需建立实验室。1877年，在胡克的亲自操办下，邱园的第一个实验室完工。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逐步接受了职业“科学家”的地位，认可了他们的贡献，旧式的绅士圈子也开始接纳这些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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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及其考察队在美国落基山野外驻扎地，1877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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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和续弦在邱园。



胡克的终生事业有赖于英帝国的成全，包括他参与的航行也是出于英国本身希望成为科技强国。为其收集标本的朋友很多久居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英属殖民地，而他们所提供物种的珍贵价值直接促进了英国商业的发展。邱园由此成为核心机构，高效管理着世界各地植物园关系网。旅行期间，胡克坚持结交各地友人，获得他们的帮助在当地采集植物，不少个人自愿无偿配合他的工作。

胡克去世后，政府曾向其遗孀提出将胡克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紧靠着达尔文的墓地，但妻子尊重丈夫的遗愿，将他的墓放在邱园附近的教堂里，身旁葬着这位学者的父亲。

本书《手绘喜马拉雅植物》精选了24幅版画，除胡克之外，当时卓越的画家菲奇亲自手绘确保了每一张作品都优雅斑斓。绘画爱好者及专业人士都将在开卷之时赞不绝口，收卷一刻回味无穷。此外，由于胡克本人严谨的治学精神，每幅画都精细解剖，将植物的胚芽、胚乳、子房、花朵、果实等各部位都放大比例入画，便于科学研究者的查阅与鉴别。

在到印度之前，胡克便提到自己醉心于异域植物知识，而在尼泊尔、印度和中国西藏等地的收获确实达成了这种愿望。理性文字的背后实为学者的历尽千辛，纵使困难重重，其矢志不渝的精神确保了丰满的结局。在收集中，每当发现新奇种类，他都收集标本和种子寄回伦敦。每项的叙述中，作者适时加入自身经历，比如谈到何年何月何处的见闻，收集过程以及当地人对该植物的使用方式，有的可以吃，而另一些则能当做装饰花卉。书里还不断提到这些植物移植的难度与可能性，并对培植的要求进行了说明，包括温度、湿度及季节要求等。这在辉煌的英帝国时期，胡克的植物学探险见证了一段无法忽略的殖民史。

时至今日，这些植物仍在喜马拉雅地区延续着生命，静静等待花开花谢，似乎时光的印记对它们来说不过百年一瞬，自然的传奇仍旧吸引现代人的探奇之心。喜马拉雅，作为全世界一片罕见的净土，一直是各国学者与旅行家的朝圣之地。这里的一草一木，鸟兽鱼虫，以其神秘与玄妙吸引着每颗执着探索自然奥妙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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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奇绘制的杜鹃花，由胡克从不丹和锡金引入英国种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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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喜马拉雅日记》一书插图，原稿由胡克素描绘制，菲奇用水彩画形式最终完成。左图为最终稿，右图为着色过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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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克在阅读报纸。





序言

Preface


本
 书的出版承载笔者双重目的：一是纪念已故的凯斯卡特（Cath cart）先生，赞颂其为印度植物学进步所做的贡献；二是为了记录他为喜马拉雅地区之前未知植物的系列彩绘，这些精品经由我引荐以及凯斯卡特妹妹的提供展示给了邱园。

显然，要想达到这些目标，我与凯斯卡特先生的诸位好友都主张将其画作出版，以此体现先生生前为植物学事业投入的时间与心血，并向英国和印度植物学赞助人及园艺学家们传递新鲜的视角，丰富该领域的妙处。在践行中，我何其幸运，得到了菲奇先生的鼎力帮助，他将所有版画重画，利用我收藏的标本和分析，抓住植物自然属性，使画作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效果。这些作品改良了先前的僵硬模样，是当地艺术家中的集大成者。

在选材时，我尽量筛选科学性与美学价值并重的对象，时而加入此植物是否适合在英国培育等信息，唯一遗憾的是本书收录的植物数量不多，而在千万种植物中，它们只是沧海一粟。为了增强本书绘图的观赏性，我特地选择了一些凯斯卡特先生没有去过的更高海拔的高原植物，由菲奇先生从我自己的手稿中绘制而来。

凯斯卡特先生是一名热忱的业余爱好者，拥有极高品格，他对科学之爱纯粹忘我。期待书中先生的一切探索不局限于满足个体的好奇，而是汇集众人，使得这份努力产生的自然之玄妙得以分享。由于生前为人低调，连印度学界也未能意识到其贡献的程度。不过身边朋友的认可便是一种补偿，他有一个庞大的朋友圈，大家对他致力于植物学的专注皆是给予赞赏。至此，我认为很有必要介绍一下先生的生平，使他享有专家级的认可。再者，笔者诚挚希望先生的事迹能够激励更多后来者放下思想包袱，无所谓门外汉抑或青年学生，都可以为博物学献力。

詹姆斯·凯斯卡特于1802年2月19日出生于爱丁堡，父亲是苏格兰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境优越。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在爱丁堡受教育直到中学毕业。1818年，凯斯卡特与哥哥被送到荷兰的莱顿大学就读法律，期间经常在植物园中学习，培养了他对植物的兴趣。回到苏格兰后，其外祖父、卓越的植物学家缪尔博士为其展现了植物学的魅力，他在这里找到了丰富的素材与书籍。辗转于家与外祖父的居所，年轻的凯斯卡特聆听了当时许多著名植物学教授的报告。

之后，凯斯卡特开始做公务员，于1822年前往印度，途中他仍不忘短暂走访了位于巴黎的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印度就职期间，他利用所有休息时间研究植物，鸟类与昆虫，同时，他辛勤观察，教侍从如何收集，为英国的朋友寄回种子换取书籍。但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原本不健壮的身体不久难以继续工作，他不得不转到好望角休病假疗养。1833年，凯斯卡特利用休假之便返回欧洲，将携带的精美的植物标本呈现给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很快，博物志研究将其留在了英国，他再次选材并研究了苏格兰南部的树木、峡谷与山脉。1835年，游历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后回到孟加拉，但很快健康状况又迫使他重回好望角，不过在那里也没有停止收集矿物和植物。

在印度任职的最后阶段，凯斯卡特第三次病情加重，于是到达大吉岭地区休养。这次选择主要是为了闲来能研究那里未知的丰富植物，雇佣画师绘出当地植物。

至今我无法忘怀与凯斯卡特先生的初次会面，当时他正牵着马在侍从的陪同下在山中森林间赶路，而我正巧要下山。短暂相逢，却意犹未尽。后来回到大吉岭，我找到他所居住的宅院，那里绿树环绕，到处是鲜活的植物。他结识了许多土著雷布查采集者，他们为其带来各种高海拔地区的开花的植物。凯斯卡特又雇用两位画师绘制这些植物的图谱。他为我讲述了自己的计划，并恳请我来合作；为了能做出更好的作品，他打算继续找画师帮忙，尤其是来自加尔各答受过良好培训的精英们。得知我在考虑出版一部关于喜马拉雅植物的作品，他慷慨为我提供了一切有用资源，他真诚希望能指导那些画师细致构图，摒弃惯有的粗糙，领会植物绘画的精髓。

凯斯卡特在大吉岭及周边地区一直住到1850年，后期他雇佣的人数已达六人，总共绘出接近一千幅作品。后来，他搬到海拔低于大吉岭1000英尺的地区，在山嘴处建起房子，俯视陡峭山崖。他让当地人开山道，以资深的风景园艺师眼光指导工程。路在荆棘中展开，在高大的树丛中蜿蜒，到处是棕榈树、藤蔓、果园和蕨类植物，而远处则是皑皑雪山，绵延千里。跳跃的小瀑布穿过一草一木，冲向潺潺流水，在竹林与野生灌木掩映下奔向远方。

凯斯卡特在此隐居两年，每个晴日都在户外。身体不允许他进行高强度的锻炼，他旅行的范围限制在马儿能够载他到达之地。野外就餐成了一大享受，在自然的滋养下，他可以静静欣赏四周的浓浓绿意和脱俗景致。而他雇用的收集者们则顺便找来珍稀的植物，带回家中让画师描绘。

1851年2月，我到加尔各答，准备启程回国，正值凯斯卡特在当地植物花园对面的一处居所度日，他是在几周前离开大吉岭的，由于任期已到，次月即将离开印度，先生将绘画寄给我，之后便前往欧洲数月。他希望我能为他保存这些作品，并打算投入1000英镑出版，贡献给植物学界。为此我也提供了自己的部分手稿和收藏。

2月7日是我们的最后相会，他跟随我到欧洲，却突然死于中风，年仅49岁。

感恩逝者家属在本书准备过程中无私的帮助，同时对订阅此书的友人们表示谢意。科学本身难以自给自足，它有赖于业余爱好者的支持并为其提供丰富的资源。本书必然吸引艺术与植物爱好者，尤其是专业人士能够从中得到最杰出与理性的启迪。植物学者们将得到无数机会使研究深入。诚然，任何学术追求都无法孤立生存，没有交流便难以进步。我本人在喜马拉雅地区探险的收获受到许多园艺学爱好者的赏识，其中菲奇先生的配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刻版过程中，菲奇先生不遗余力，尽善尽美，使画面同时展现了美感与科学的精确性。植物们呈团呈簇呈丛，明暗细腻，色彩绚丽，构成一部妙趣横生的著作。



油渣果

Hodgsonia heteroclita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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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渣果是自然家族中最奇妙的一种植物，我和汤姆森（Thomson）先生都同意用霍奇森（B．H．Hodgson）绅士的名字为其命名，作为喜马拉雅地区为科学鞠躬尽瘁的学者，他在尼泊尔和锡金的研究影响很大，而我在当地考察油渣果期间便是住在他在那里的居所。

油渣果是孟加拉东部一种常见植物，但在英国还没有人培育。在加尔各答植物园里，它们一度生长茂盛，不过目前早已失去踪影。由于分布广泛，从北纬6度到27度的不同海拔地区都有见到，甚至是5000英尺
(1)

 的高原，也能在幽深的山谷中发现。很可能在爪哇也有这种植物，据布鲁姆（Blume）博士介绍那里适宜葫芦科植物生长。它们的茎是长长的藤蔓，缠绕攀爬在树木上，单叶互生，叶子掩映形成绿油油的屏障。五月花朵最盛，之后衰败，雄花完全凋零，雌花子房以上枯萎。这些花朵飘落在森林四处，如落雨纷纷。漫步林间，树荫如华盖，油渣果隐于其中，不易发现。果实在秋冬成熟，其肉质粗糙、僵硬、呈绿色，内含大量黏液，清香可食用。胚芽白色，几乎无味。

从植物学角度看来，它们极其有趣。其花朵很像栝楼，但子房与果实又完全不同，更像是非洲南瓜。每个边缘胎座上两个旁系胚珠共同形成一颗双胚种子，其中一个经常发育不全。在伦敦林奈学会会议记录中将有进一步的相关说明。

洛克斯巴罗（Roxburgh）博士对其不甚了解，认为油渣果就是栝楼，不过我们采纳了他的命名主要是缘于二者的果实很像。

引入英国后，这种植物需要在夏天湿热环境生长，冬季则尽量保持凉爽湿润。

图版1是油渣果雄株，2为雌株，3为其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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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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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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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3





————————————————————


(1)
  1英尺＝0.3048米。



滇藏木兰

Magnolia campbellii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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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棵滇藏木兰大树，卓尔不群，在大吉岭的植被风景中十分惹眼。我与汤姆森博士为纪念坎贝尔博士的重要贡献特此以其姓氏命名了它。坎贝尔先生促进了疗养院的兴起，并且在地理学、博物学、艺术、工业以及尼泊尔和锡金的人种现象等各领域成就广泛。

滇藏木兰是格里菲斯（Griffith）博士在不丹发现的，这是一种大型森林树木，在锡金边境很多，生长在海拔8000到10000英尺的地方，中部地区则不多见。它们的树干笔直，80英尺高，周长12到20英尺，树皮为黑色。木质柔软不可用。四月为花期，长在所有树枝末端，无叶。花的颜色多样，有白色、深红色或者玫瑰色，大小6到10英寸不等，气味很淡。五月整棵树枝叶丰满，十月结果实。凯斯卡特先生收藏的花枝要比图中大一倍，幼树叶片光洁，老树叶片背面略微粗糙。

印度还有两种同属植物，一是毛叶玉兰，生长在锡金内陆的山谷中，海拔9000到10000英尺。这种树不高大，每年落叶，开白色花朵，小拳头大小。六月树叶长全，有甜蜜的芳香。它们是日本玉兰的近亲。二是印度的亚种，是吉大岛和尼泊尔土生土长的植物，分布在亚热带山谷。滇藏木兰和日本玉兰在英国能够抗寒，但是印度亚种则更适于热带环境。

图版5是一根长有叶片和果实的树枝，背后是一片枯叶。左边是两颗成熟的树木，枝叶繁茂，60~90英尺高。

编号如下：

1．种子；2．种子一枚；3．揭开外层肉质的外种皮的纵断面，可看见内种皮内的胚乳和胚芽；4，5．种子纵断面，显示外种皮红色肉质的外层，以及外种皮的黑色表皮，内含胚乳和微小的胚芽；6．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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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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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5





盖裂木

Talauma hodgsoni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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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金的森林中，盖裂木这种树木并不罕见，它们身材不高大，20到40英尺高。四月开花，小树便已长出大片革质、常青的茂密树叶。其花朵芳香，外层紫色萼片尤其漂亮，与内层象牙白的萼片形成对比。花瓣厚实多肉质。树干木质柔软无用。

像喜马拉雅所有木兰科植物一样，盖裂木喜欢坚硬的黏土，冬季需要温室培植。

图版6是一根花枝；后面是幼树的一片完整的叶子。

编号如下：

1．雄蕊和子房；2．雄蕊；3．雄蕊横断面；4．花粉；5．子房；6．子房纵剖面。7．成熟果实；8．脱去心皮的果实，内有蜂窝状轴心和种子；9．种子；10，11．种子的横纵剖面；12．内种皮和胚乳；13．内种皮；14．胚乳和胚芽的纵断面；15，16．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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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6





长蕊木兰

Michelia cathcartii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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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金喜马拉雅地区外围，长蕊木兰（M.carthcartii）
(1)

 是常见植物，它们生长在海拔5000到6000英尺的地方，再往高处则罕见。四月开白色花，好似被雪盖上，在特定季节花朵更多。冬季部分落叶，每年四五月开花后再次长出新叶。目前只在锡金找到了这种树，以凯斯卡特命名。在凯斯卡特先生当地的居所附近便有几棵生长茂盛的长蕊木兰。它们60英尺高，树干笔直，树枝较短。其木质很好，当地木匠用其建造房屋。

放在大型暖房培植，这种树可以四季常青，但不像南亚含笑那样华丽耐寒，后者是大吉岭、尼泊尔和格西亚地区的常见树木，花白色。南亚含笑和滇藏木兰一样高耸，花朵清香，直径5英寸，冬季落叶，在英国大概可以耐寒。1849年春天，它们的花期特别长，直到落叶还在枝头，远望好像满山的雪花。另外六种印度含笑则主要是热带和亚热带树木。

图版7按编号排序：

1．雄蕊；2．花粉；3．雌蕊；4．心皮；5．成熟果实；6，7，8．种子；9，10．种子纵断面；11．胚乳截面；12．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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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7





————————————————————


(1)
  本种现中文名为长蕊木兰，单种拉丁学名是Alcimandla carchcavtii
 。



单叶绿绒蒿

Meconopsis simplicifolia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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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金的高原花卉中，单叶绿绒蒿最为漂亮惹眼，它们开放在海拔12000英尺甚至更高的地方，迎着疾风暴雪，无所畏惧，每年五月开放。丹麦植物学家瓦立池（N．Wallich，1786—1854）雇佣的收集者首先在尼泊尔中部发现了这种植物，但在喜马拉雅更往西便很少见到。此草稿是我自己所绘。

喜马拉雅共有两种有茎无叶绿绒蒿，除了单叶绿绒蒿就是多刺绿绒蒿。后者尽在锡金能够见到，比前者更小，外表长满尖刺，用手握住会刺破皮肤，它们的花朵较小，为浅紫色，花葶很多。在高原地区，几乎寸草不生，而它们可以适应且生存在高达17000英尺的地域。

与欧洲的威尔斯罂粟不同，喜马拉雅的绿绒蒿更长，一些专家认为它们很像美洲的金罂粟，但是其荚裂开时能到达基部。

在野外开阔土地上，单叶绿绒蒿能够完美地生长，它们喜欢潮湿凉爽的环境，应避免长时间日照。

图版8编号如下：

1．花葶绒毛；2．雄蕊；3．花粉；4．子房；5．子房横断面；6．胚珠；7．成熟的蒴果；8．种子；9．种子；10．剥去外种皮的种子；11．胚乳的纵断面；12．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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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8





尼泊尔绿绒蒿

Meconopsis nipalensis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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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绿绒蒿这种华丽的植物从远处看很像一株黄色的小蜀葵。瓦立池博士的收集者初次在尼泊尔发现了它们，而我在锡金潮湿的山谷中也看到它们在银枞林边缘茂盛地生长，海拔10000到11000英尺。目前的图画是我自己创作的，这是一株5英尺高的尼泊尔绿绒蒿。与其他亚种一样，其体内含有铬黄色刺鼻难闻的汁液，毒性很大。

在锡金，还有另一种同样漂亮的该属植物，圆形花序更多，花朵为蓝紫色，生长的高度与同属植物相近，分布在锡金和尼泊尔边境山中，名为瓦立池绿绒莴笋。1848年，我将其种子寄到英国。喜马拉雅西部还有着其他两种好看的绿绒蒿属植物：皮刺绿绒蒿和粗壮绿绒蒿，都还没有引入英国。

图版9编号如下：

1．茎绒毛；2．雄蕊；3．花粉；4．子房；5．子房横断面；6．放大的胚珠；7．成熟的蒴果；8．表面绒毛；9．种子；10．种子；11．去外种皮的种子；12．胚乳纵断面；13．胚芽；14．在一起生长的种子；15．种子纵断面；16，17．变形的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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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9





猫儿屎

Decaisnea insignis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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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猫儿屎是喜马拉雅山脉最奇特的植物之一，它们数量有限，是自然界的另类，分布在喜马拉雅中部地区的山谷丛林中，在大吉岭附近很少见到。我第一次采到它们是在海拔七八千英尺的地方，后来在10000英尺的地方也见到过。五月开绿色花朵，掩映在树叶间几乎看不见。果实在十月成熟，淡黄色，非常显眼。果实含有白色的多汁果肉，甘甜可口。当地人很喜欢采集食用。

格里菲斯博士首先发现了这种植物，并在其笔记中命名为“Slackia”，以纪念一位著名的显微观察家，但后来他又将其改名为一种棕榈。我和汤姆森（Thomson）博士将其展示给我们在巴黎的朋友德赛恩（J．Decaisne，1807—1882），他是一位知名的植物学家，为猫儿屎进行了归类。它们可以在英国培植，但是要做好春季防霜冻的工作，基本属于耐寒的植物。

相对于木通科其他植物来说，此植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直立的茎和每对小叶基部膨大的关节。它们占地面积很大，很像五加科植物。胚珠不是从子房表面的洞中长出，而是处在腹部缝合处的两个胎座中，为倒生。果实成熟后，内里果肉变得细密坚硬且透明。

在锡金有当地人将其食用，英国的花园中也早有这种树木，但其粉末状无滋味，不是很好吃。

图版10编号如下：

1．茂密丛林中的一株猫儿屎素描；2．花朵；3．萼片；4．雄花的蕊；5．两性花的蕊；6．花粉；7．两性花的蕊和子房；8．心皮；9．心皮的纵断面；10．心皮的横断面；11，12．胚珠；13．成熟心皮的横断面；14，15．种子；16．去掉外种皮的种子；17．胚乳的纵断面；18．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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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0





八宝树

Duabanga sonneratioides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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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树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在林间独树一帜。它们的树干笔直竖起，40到80英尺高，从基部就开始分开，靠下的枝桠从树干向下滋生。树枝修长稀疏，长有宽阔的叶子。由于树叶呈两排，细长的树枝好似叶柄般，承载着一簇簇叶子。树叶上面深绿色，下面白色。四月是花期，大朵的花散发难闻的气味，像臭树脂，但在凋落前味道消失。花蕊全部向内蜷缩。果实如小苹果大小。

洛克斯巴罗博士首先介绍了八宝树，他从加尔各答获得了几株标本。罗克斯巴勒去世后，他对八宝树的精美叙述才得以出版。汉密尔顿（Hamilto）博士在他的林奈学会会议发言中也完整描述了这种植物。夏季，这种树喜欢酷热，而冬季在开花前喜欢干燥。其木质白色柔软，无工艺价值。

图版11编号如下：

1．花瓣；2．花蕊；3．花粉；4．去掉部分花萼，花瓣和花蕊的花朵；5．子房横断面；6．未成熟的果实；7．半成熟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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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1





喜马拉雅珊瑚

Aucuba himalaica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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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被描述过的桃叶珊瑚属的植物中只有东瀛珊瑚，也是欧洲多年来一直培育的一种，不过目前在英国的只有雌株，尚无雄株，其树叶为杂色。从所有特征来看，喜马拉雅珊瑚和东瀛珊瑚实在难以区分，唯一我尚不确定的区别就是前者的叶子更窄更长，花瓣尖而长。加上二者相隔甚远，我与汤姆森博士一致认为其为不同种类。不过这些差别也很微小，时常模糊，因现象而异。有可能桃叶珊瑚属植物在中亚向东北方向蔓延，在雪域高原，尤其是中国的西部生根发芽，所以结合了日本和锡金两地特征，形成新的亚种。

喜马拉雅珊瑚是喜马拉雅与日本亲缘植物中许多突出范例中的一种，在欧洲还没有相似的植物。它们分布在海拔7000到10000英尺的高地，但只在锡金外围的较湿润地区，所以在英国培植应注意春季防霜冻。它们喜欢潮湿环境，身上常有苔藓和地衣。

图版12编号如下：

1．雄花；2．花瓣；3．雄蕊；4．花药；5．花粉；6．雌花；6．花萼绒毛；7.去瓣的花朵；8．花朵纵断面；9，10．胚珠；11．果实纵断面；12．带珠柄的种子；13．种子横断面；14．种子纵断面；15．胚芽；16．胚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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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2





秋海棠

Begonia cathcartii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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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吉岭附近的丛林中，像秋海棠这种高贵的植物很常见到，但并不茂密，像版画中这么大株的甚是少见。不同环境下，它们体型差异很大，土壤干燥暴露在外时，高度大幅变小。

喜马拉雅秋海棠大多数生长在山脉的东部，锡金往西便很稀少。它们的茎可以食用，味道偏酸，很可口，可作为猪肉或者油腻食物的酱料，很受当地人喜欢。

秋海棠适于在凉爽阴湿的环境生长，是锡金最耐寒的植物。

图版13编号如下：

1，2，3．雄蕊；4．花粉；5．子房；6．子房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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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3





裂叶秋海棠

Degonia gemmipara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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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叶秋海棠其貌不扬，雄株和雌株的叶腋处发育很奇特，与其他部位不同。1848年秋天，我在大吉岭附近找到了这种植物，它们很少见，我的观察也因为向内陆的行程而中止。翌年，在锡金旅行期间，我再次发现这种植物，生长在山谷里的冷杉树下，海拔八千多英尺。不过这里的要远远小于大吉岭地区的，叶子上面覆盖着银色斑点，很像斑叶竹节秋海棠。每一棵躯干都粗壮如木棒，一直延伸到叶柄处，节间长8~20毫米，节处有残存褐色的鳞片和细长纤维状之根。我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其细胞里充满叶绿素颗粒，编号9中便是5个横断面的躯干。

我已深入研究过许多裂叶秋海棠的标本，但仍不能完全描述其本质和发源。它们依附于托叶而非叶柄的特征极为神奇。无论在大吉岭的潮湿气候还是内陆高原的干燥地区，它们都长得水嫩。目前我们尚不知其与别的植物有何关系，不过发现它们的花朵常有变形，发育不完整。

这种植物很可能像其他多肉植物那样由珠芽生殖。不算是园艺观赏植物，但其特点绝对值得业内爱好者的研究，所以我将其收在书中。

图版14编号如下：

1．雄花；2．雄蕊；3．雌花；4．子房和花柱；5．子房横断面；6．附体的珠芽；7．珠芽纵断面；8．初期的珠芽；9．珠芽的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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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4





树萝卜

Vaccinium salignum

五翅莓

Vaccinium serpens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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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桔科在热带山脉中呈现出地域特点，由于海拔高，它们在这里每年落叶，开小花。在喜马拉雅东面的低海拔地区、马来半岛、爪哇岛和其他马来群岛，也生长着很多越桔科植物，但是外形有很大差异。作为附生植物，它们的茎的下半部经常长成卧倒的躯干，像人的四肢一般粗，长出纤维状的根与树木的枝干相连。这些躯干柔软，内质像海绵，可以储存水分和养料。它们伸出一些狭长的小枝，其上开漂亮的花。

植物学家们对越桔科植物分类的观点不一，有人想试图区分树萝卜与北方的种类，但其特征在其他越桔科中也有见到。此外，在印度半岛，锡兰等地，这种植物并不存在。它们的叶子在锡金被当地人当做茶叶的代替品使用，是格里菲斯博士首次发现的。

作为越桔科的植物，五翅莓长相最美丽。格里菲斯博士在不丹首先发现了它们，我和汤姆森博士也在锡金找到了大量的五翅莓生长于海拔3000~7000英尺的高树枝桠上。这是喜马拉雅热带与温带都能生存的植物，这也和当地高海拔的气候特征有关。

树萝卜和五翅莓都能在英国培植，养在假山石或者木头上面，在喜马拉雅地区它们也经常长在多岩石地带。

图版15中，A为树萝卜，其编号如下：1．花梗，花萼和花蕾；2．雄蕊；3．带花粉的花药细胞；4．花药管组织；5．子房横断面；6．胚珠。

图版15中，B为五翅莓，其编号如下：1．茎与叶；2．花梗，花萼和花蕾；3．花梗的绒毛；4．雄蕊；5．子房的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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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5





细钟花

Codonopsis gracilis

土党参

Codonopsis javanica

藏南金钱豹

Codonopsis inflata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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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小型的植物美丽精致，在锡金不多见，常生长在茂密的树荫下的水边，叶片呈半透明薄膜状，花朵浅蓝色。和所有同科植物一样，细钟花有奶状的汁液，碾碎后散发刺鼻的难闻气味。

细钟花的花朵很少从树叶的腋部长出，它们的花梗与上面的花茎并生。半下位子房，雄蕊间有五个带叶柄的腺体。膜状花冠，基部管状，喉部扩大。子房由三室构成，隔膜上几乎没有胚珠。其果实圆锥形，周位花，种子带有光滑的外种皮。

图中还画了另外两种植物，它们很奇特，有相似性，我怀疑它们属于同科，但外表有明显区别，可以各自归为一种。

作为一种优雅的攀援植物，土党参分布极其广泛，在爪哇的土党参和锡金的长相一致。它们的叶子形状变化很大，尤其是心形的基部，裂片处有宽窄的弯缺。

土党参的花萼在下位，花冠上位，钟状，带有五个裂叶。子房没有具柄的腺体，为三室到五室构成，肉质的附属胎座连接每个心皮，胎座上盖有胚珠。其果实为浆果，种子带有网状外种皮。

藏南金钱豹的习性很像土党参，但它是一个独立的物种。适应力强，在暖房中，充足的热量和湿度便能生存。花期是夏季。

藏南金钱豹的花萼在上位，花冠一侧膨出，草本质地；子房没有带具柄的腺体；果实为多肉浆果，和细钟花一样顶部有三个角，但其种子和胎座又像是土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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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6中，A
 为细钟花，其编号如下：

1．去除花冠与雄蕊的花朵；2．柱头；3．花粉采集器和花粉；4．花粉颗粒；5．子房横断面；6．成熟果实；7．种子；8．成熟果实纵断面；9．胚芽。

图版16中，B
 为土党参，其编号如下：

1．去除部分花萼与花冠的花朵；2．几乎成熟的果实；3．五室子房横断面；4．三室子房变异；5．种子。

图版16中，C
 为藏南金钱豹，其编号如下：

1．去掉部分花萼和花冠的花朵；2．子房横断面；3．果实；4．种子。

总的来说，这三种植物的共性是都善于盘绕，含有奶状汁液，气味难闻。党参属植物共包含14种，生长在亚洲中部和东南部，遍及阿富汗，喜马拉雅，西藏，不丹以及马来半岛，爪哇岛。在印度和锡兰无分布。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植物虽然偏安于世界一隅，但在各海拔地区都有存在，从3000英尺到10000英尺不等，气候干燥与湿润对其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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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6





芒毛苣苔

Aeschynanthes peelii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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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芒毛苣苔是一种尤其喜欢高海拔的植物。它们常生长在大吉岭附近的高大树木上，那里丛林密布，不是很暴露。此外，芒毛苣苔的色彩也最灿烂，花梗，苞片和花朵都是亮红色的，叶子上面油绿、下面发白。在印度格西亚山区有一种十分类似的植物，但其叶子更窄，应该是芒毛苣苔的亚种。

图版17编号如下：

1．敞开的花冠；2．雌蕊；3．子房横断面；4．蒴果；5．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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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7





大花醉鱼草

Buddleja colvilei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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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的醉鱼草种类中，大花醉鱼草是一种大小、花形、颜色和分布都比较特殊的。醉鱼草大多生长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大花醉鱼草很像是安第斯山脉的一种植物，但是其美丽曼妙，无与伦比。在海拔9000英尺高的山巅，它们数量庞大，最高甚至可以到达12000英尺。

这种植物十分耐寒，丛林与裸露地表都是它们的家。它们花朵繁多，花期长达数周，是我们花园中理想的伴侣。版画由我本人所画。

图版18编号如下：

1．切开的花冠；2．雄蕊；3．花粉；4．花萼，子房和花柱；5．子房；6．子房横断面；7．胚珠；8．种子；9．种子；10．种子纵断面；11．胚乳，剥去外种皮；12．胚乳纵断面；13．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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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8





塔黄

Rheum nobile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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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黄是锡金高山植物中最华丽的一种，尽管其植物特性，包括茎部的酸性汁液都很具代表性，但从习性到外形，塔黄与同属植物的差别还是很大，乍看上去很难将其联想到一起。我初次遇见塔黄是在一英里以外的距离，它们生长在海拔14000英尺高的山谷中，人迹罕至，我一时无法分辨。仔细比对叶片和花朵之后我才敢确信这是一种大黄。

塔黄向上生长，可达到一码
(1)

 高，形成稻黄色精致的塔状，茎单生不分枝，粗壮挺直，光滑无毛，具有细的纵棱。基生叶数片，呈莲座状，具多数茎生叶及大型叶状圆形，近革质，顶端圆或极阔钝尖形，基部圆形或近心形，全缘或稍不规则，基出脉5~7条，和侧脉一起直伸向叶缘，于叶下面显著凸起。叶上面光滑无毛，下面无毛或有时在脉上具稀疏短毛；托叶鞘宽大，阔披针形，玫瑰红色，两面均光滑无毛；上部叶及叶状苞片向上渐小近圆形，叶柄亦渐短，苞片淡黄色，干后膜质。

开花后其茎变长，苞叶开始分离，呈红褐色，枯萎。最终，果实成熟，花朵掉光，结满深褐色果子。冬季，裸露的黑色茎部从深谷中伸出，突出在冰雪之外，显得格外荒凉。这种植物的茎为酸性，可食用。颈中空心处储藏有大量清水。

本图是从一株完整的塔黄选取的一部分，原图要占用两页纸空间，是我本人所画。我曾向英国寄去塔黄的种子，有些存活了两年。它们适宜泥煤土壤，或是假山中，喜欢阴冷湿润的环境。

图版19编号如下：

1．花朵；2．雄蕊；3．花粉；4，5．子房；6．子房纵断面；7．胚珠；8．果实；9，10．果实横断面；11．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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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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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片青冈

Quercus lamellosa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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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吉岭最常见的树木，薄片青冈无疑是橡树中最高贵的。其树叶舒展开阔，果实饱满，木质与颜色极佳。整棵树高耸笔直，树干坚硬，40~60英尺高，树冠呈椭圆形。尽管全年枝叶繁茂，但其树叶在冬季时有凋落。和我们常见的欧洲树木一样，薄片青冈的果实在某些季节很多，1848年到1849年尤甚，当时在大吉岭附近的道路行驶都很危险，坚硬的圆形果实落在地上，使马儿步履维艰。果实掉落时大多已经腐烂，我寄回英国的那些也没能生长。其子叶肥厚，果实一旦接触地表热量便开始发芽。印度橡树情况大致如此，共有约30种，很少被引入英国。

图版20编号如下：

1．幼小的果实；2．成熟的果实纵断面；3．腺体；4．种子；5．子叶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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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0





西藏红杉

Larix griffithii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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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落叶松的英文以其发现者格里菲斯命名，以纪念这位在印度植物学研究中最活跃最有成果的学者。格里菲斯先生一直希望能以自己的姓氏命名一种喜马拉雅的松柏，但是他本人钟情的那种早已被命名。格里菲斯在不丹西部发现了西藏红杉，它们遍布锡金内陆和尼泊尔东部山谷，当地人说往西到单喜河都有其生长。

在深山中，西藏红杉可高达60英尺，它们喜欢干燥、多岩石的冰碛地带。同时它们也在多草的山坡上生长，那里有理想的排水环境。这种树颀长，叶子稀疏，树枝长而柔软，像绳子一般下垂。清风徐来，摇摇摆摆，疾风吹来，歪倒成一片。球果竖立，比其他落叶松的要大。

这种树木质柔软，色白。我寄回伦敦的种子在英国长得很好，现在幼苗已经3~4英尺高了。有些抵御了上一个寒冷的冬季，无须过度保护。不过有些已经死了。我想这可能与种子来自不同海拔有关，有的是8000英尺采集的，而另一些高达13000英尺。

图版21编号如下：

A．雄枝；B．雌枝；1，2，3．花药；4．花粉；5．幼小的球果；6，7，8．苞鳞和珠鳞；9．成熟球果；10，11．苞鳞和种鳞；12．成熟种子；13．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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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1





毛萼山珊瑚

Cyrtosia lindleyana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image: ]


毛萼山珊瑚大概是喜马拉雅地区最绚丽的兰花，是喜马拉雅东部及马来群岛的特有种类。布鲁姆曾将其与一种爪哇岛的植物归为一类，认为它们都有多浆的开裂果实和无翼种子。但我和汤姆森经过严格比对认为这些并不为其实际特点。

毛萼山珊瑚很像是香草兰的近亲，它们都有很多花粉和三裂的肉质蒴果，不像普通兰科果实那样有中间介质。子房绒毛网状，整个植物体内含黏性的液体，充满椭圆形和方形细胞，具有晶针体。子房的三个胎座宽阔，略微凸起。沿着每个胎座背部是白色透明的黏质管。

在大吉岭附近毛萼山珊瑚很常见，我寄到加尔各答和英国的种子都没能长起来，我挖出的根也没能成活。我没发现它们的根与其他相伴植物有任何寄生现象，在各种兰科植物中都不曾发现。

我们的朋友林德利博士曾长期研究毛萼山珊瑚的结构和属性，我和汤姆森特地为他带去了标本，为其著作《兰科植物》贡献了一份力量。

图版22编号如下：

1．中心花瓣；2，3．花柱的正面与侧面；4．从下面看的花药；5．花粉块；6．花粉颗粒；7．子房横断面；8．子房绒毛；9．胎座；10．胚珠；11．成熟蒴果的横断面；12．种子；13．去掉翼瓣和外种皮的种子；14．茎的细胞组织和针晶体；15．维管组织；16．带针晶体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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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2





花蜘蛛兰

Vanda cathcarti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image: ]


林德利（J．Lindley，1799—1865）博士声称这是北印度地区最神奇的兰花，尽管不像石斛属那么夺目，但其优雅足以脱颖而出。我曾寄回加尔各答一些活的标本种在植物园里，但它们没能一路远航到达英国。

图版23编号如下：

1．子房，花柱和中心花瓣；2．花柱正面；3，4．大量花粉；5，6．花药；7．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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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3





七叶一枝花

Paris polyohylla


图稿：
 约瑟夫·胡克（J．D．Hooker）


绘图：
 沃尔特·菲奇（W．H．F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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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早已知晓七叶一枝花，英国却并未引进。其特点在于花朵部分的数量和花瓣的长度，但每株花也有个体差异。它们与北重楼和无瓣重楼外形酷似，只是叶柄短很多。

目前画在图中的这株是我见过最大的，它们花的部分从数量，大小和形状都变化很多，尤其是萼片和花瓣，花药有时很钝。

凯斯卡特先生画的这幅中种子与瓦立池先生画的不同，后者是按照干枯标本绘制的，红色的果肉已经缩小。当地人食用其种子，味甜，很淡。

图版24编号如下：

1．花瓣；2，3．各种雄蕊；4．花药细胞组织；5．花粉颗粒；6．子房；7．子房横断面；8．胚珠；9．胚珠纵断面；10．细胞核，显示胚芽；11．成熟的果实；12．果实背面；13．成熟的种子；14．成熟种子的纵断面；15．胚乳部分；16．胚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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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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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BPS/Image00023.jpg
Welwitschia mirabilis by ) .D.Hooker, 1862 in pencil and W. H. Fitch, lithograph. Joscph
Hooker cansidered this astonishing plant ‘the most wonderful, in a botanical point of
view, that has been brought to light during the present century' His father had been
sent specimens collected in Angola by Frederick Welwitsch, an Austrian botanist who
was exploring Portuguese colonies in West Africa. The careful diagrams of the plant and
its canes, drawn by Joseph, were used as the basis of the illustrations accompanying his
published description of the plant in 1864, He named the species after Welwit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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